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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笃恒：一个被湮没的
袁世凯的高等间谍

尚小明

内容提要　现藏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多件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的密函，透露
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曾为袁世凯顾问有贺长雄助理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实际

上是袁在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间重金收买的密探。其最初的任务是破坏革命党和日本财界的
联系，旋因“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党人流亡日本，其主要活动变为刺探流亡党人行踪，破

坏其反袁活动，同时搜集日本朝野与革命党的关系及对袁态度等方面的情报，并设法通过

多种途径在日本进行有利于袁的宣传。青柳搜集的情报有不少受到袁的重视。透过青柳

的活动，可以看出袁对流亡党人的行踪甚为了解，对于改变其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极为

注意。同时亦可看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加剧，争权斗争达到了相当严

重的程度。

关键词　袁世凯　青柳笃恒　曾彝进　日本　革命党

青柳笃恒（１８７７—１９５１），中文名柳士廉，日本山形县人。早年曾随张裕钊的日本弟子宫岛大
八及中国驻日本公使馆随员张浍（张裕钊之子）学习汉语及汉学①，后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

部，毕业后长期执教早大。期间曾受校长大隈重信之邀兼任其秘书，负责处理中国方面事务。１９１３
年２月又一度受大隈嘱托，担任袁世凯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的襄助员。② １９１４年４月大隈第二次组
阁时，复受邀担任其秘书。③ 以后继续执教早大，直至１９５１年寿终正寝。著有《支那语助辞用法》
（文求堂１９０２年）、《支那近世产业发达史》（东亚研究会１９３１年）、《极东外交史概观》（世界堂
书店１９３８年）、《东亚外交史论》（世界堂书店１９４２年）等。中、日两国学界目前对此人尚乏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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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真相所在：民初史事论集”（４１９１７８１２—０２１）的成果之一。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８６—４８７页；〔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

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０页。
〔日〕青柳笃恒：《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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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府在任中の回顾》，《外交时报》第６８５号，昭和８年６月１５日（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５日），第３８—
３９页。

〔日〕青柳笃恒：《略历》（日文手迹），大正７年正月（１９１８年１月），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日〕
#

藤五郎编：《大正新立志

碝》，东京，大日本雄弁会１９２１年版，第８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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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其１９１３年６月离开中国返回日本前，为袁世凯收买充当密探一事，两国学界更是全然
不知。①

一、青柳接受秘密使命

青柳担任有贺长雄的襄助员只有短短数月。１９１３年３月初，他随同有贺到北京。６月，有贺初
聘合同即将到期，青柳协助有贺与袁世凯方面签订了续聘合同，而他自己则向有贺提出辞职，并于

７月初返回日本。② 此段经历青柳在１９１８年１月手书的《略历》中曾提到过，但奇怪的是，《略历》
写到１９１３年７月辞职，便没了下文，让人以为他此后不再与袁世凯政府有什么瓜葛。然而，新发现
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青柳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叔度）的多封密函，却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

密———青柳其实在辞职回国前，已暗中从袁世凯那里接受了“密旨”，从而由有贺长雄的襄助员，摇

身一变而为袁总统的密探。或者可以说，青柳其实是因为从袁世凯那里接受了秘密任务，才向有贺

长雄提出辞去襄助员职任的。

为了表达自己效忠于袁世凯的诚意，青柳于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写了一封长信给曾彝进，详细交
待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并请曾彝进转禀袁世凯。这是青柳写给曾彝进的第一封密函，函首有“弟

既过蒙大总统不弃知遇，必当一息尚存，此心不泯，以效犬马之劳也”等语，函末又有“今我大总统

委弟以大事，惟有敢竭驽钝毙而后已耳”等语，明确透露了青柳已为袁世凯收买的信息。为防走漏

消息，青柳在函中要求曾彝进“严守秘密，除我大总统与我兄及弟之外，一概不使别人知之……如

有误而使人探知弟带如此密旨，则此事万万无从筹谋画策也。”③故而，连有贺长雄对青柳的动向也

毫不知情。在后来发给曾彝进的密函中，青柳还不忘提醒曾彝进说：“有贺博士、阪西大佐（袁世凯

的军事顾问———引者）等前，弟与贵处之关系，至今均都秘密，请兄留意，幸勿遗漏是要。”④

青柳笃恒与袁世凯其实早在１９０５年春便有过接触。当时他与在早稻田担任学长的高田早苗
来中国进行教育考察，曾专门去天津拜访过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⑤，袁世凯对他的汉

语和汉学水平应留有些许印象。１９１３年春，青柳作为有贺长雄的助手再次来到中国，与袁世凯也
算“旧雨重逢”，只不过此时的袁世凯已经贵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于收买日本人充当

间谍是很重视的，据曾彝进讲：“在‘二十一条’未发生以前，项城叫我联络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

当知识而怀才抑郁者，挥金与交。数年之间，经我手推荐了若干人。项城就中选定六、七人，最高有

月给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给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买的日本间谍，其事极秘，除项城与我外，

无第三人知之。”又说：“我因久已暗中为项城收买日本高等间谍，为日本使馆的注意人物。”⑥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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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迄今尚无一篇关于青柳笃恒的文字，包括介绍文字。日本方面，１９２１年由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出版的《大正新立
志传》，曾收录约３０００字的青柳小传一篇，介绍了他的家庭状况、求学经历，以及他如何由一名青山御所的侍者成为大学教授。此
后直至２００２年，青柳的学生安藤彦太郎才又在其所著《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桥》（李国胜、徐水生译，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一书中，简要介绍了青柳的经历及其在早大汉语教育方面的贡献。同年，岛根县立大学教授李晓东在《近代中国に
ぉけゐ日本留学と日本の的教育者たち：———“速成教育”をめぐゐ论$

を中心にして》（收入〔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中国人日

本留学史研究の现段阶》，东京，御茶の水书房２００２年版）一文中，以部分篇幅对青柳的留学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
尚小明：《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３０—１３３页。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此函及以下所引函件、文书，均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不再一一

注明。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日〕京口元吉：《高田早苗碝》，东京，早

%

田大学出版部昭和３７年（１９６２）版，第１８８页。
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３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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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非浪人，但应是曾彝进与袁世凯物色的高等密探之一，故青柳后来的密函均系发给曾彝进，再由

曾彝进报告袁世凯及相关部门。袁世凯对青柳“通华语，解华文，娴华礼，谙华情”①，且与大隈重信

关系密切，应很看重，这是他同意发展青柳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原因。而青柳则有些“受宠若惊”，

立刻将自己的过往经历通过曾彝进报告袁世凯，以表达“输诚”之心。

青柳于１９１３年７月初返回日本。此后，他不时向曾彝进发回密函，报告他在东京等地的活动
情况，以及所获情报。这些密函，现在大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计１９件，均用汉文
书写，本文统称之为“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以发函时间区分之。其中有２件是青
柳在离京回国前写给曾彝进的，其一即上引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密函。回到日本后共发给曾彝进１７
件密函，持续时间超过半年，其中１９１３年１０月有３件，１１月有２件，１２月有９件，１９１４年１、２、３月
各有１件。１７件中，有１３件封皮依然保存完好。每函往往谈及多件事情，内容极为丰富。函中还
夹带有其他一些文字，主要包括：一、青柳笃恒给袁世凯的日文密呈２份；二、革命党人范更新致早
大校长大隈重信亲笔信１封，致孙文亲笔信１封，以及范更新名片１张；三、革命党人仇鳌致青柳笃
恒明信１封；四、日本新闻剪报数十张。此外，连同密函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袁世凯方面的若干件
相关资料。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民初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下，青柳笃恒作为一名日本人，其间谍活

动并不仅限于提供日本方面对华情报，他还提供流亡到日本、与日本一些团体和个人保持密切关系

的革命党人的情报，并通过其他方式暗中为袁世凯工作。其活动内容随局势发展而有变化，概括来

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暗中协助袁世凯的心腹孙宝琦、李盛铎及驻日代表汪大燮介入中国

兴业会社组建商谈，破坏革命党与日本实业界的联系；二是刺探革命党人行踪及内幕，及时密报袁

世凯，以破坏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三是搜集日本方面对华情报及朝野对袁世凯的各种看法，及时

通报袁世凯；四是想方设法在日本制造舆论，进行有利于袁世凯的宣传工作。

二、破坏革命党与日本实业界联系

在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给曾彝进的第一封密函中，可能由于双方对所涉事情心照不宣，青柳对于
他通过曾彝进从袁世凯那里领受了何种“密旨”，并无半点透漏。３天后，青柳又给曾彝进写了一封
“要函”，内容如下：

顷在章宅所谈中国兴业会社一事，攸关实属匪轻。该会社中坚人物即山本条太郎氏，而弟

与之素交。府中如命孙、李二先生立正式代表之地位，而弟随之辅佐运动，则事不为不成。弟

不自揣，如果辱蒙大总统训示，俾弟效微力，则弟窃谓府中现即电致孙、李二先生或汪代表仍属

不妙，何也？倘或如此，则恐弟未回到东京以前，此事早已泄漏于孙、李二先生左右之人，以致

又为山本等所探知，弟东归时必致不便筹画商办。愚见拟请稍后下月初旬弟由北京启程之时，

由大总统一面另缮致孙、李二先生密翰乙封，交下弟处；一面电致孙、李二先生，内只称现有一

件要事委任青柳，俟伊回到东京后细加斟酌为要，另有信件使伊赍至等语，而电文中万勿题明

究系何事。弟即将密翰捧持东归，面交二先生，特屏左右之人，三人鼎坐，密筹办法，然后与山

本等磋议酌办。若能如此，则机密綦严，大事成矣。窃谓是万全之策，并不以为晚也。癨望此

３２
① 段世垣：《论日本外交家之手段》，《申报》，１９１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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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亦须绝对秘密，勿使闲人干预，切切为至要。未审尊意以为如何。一切敬候训示。①

由函可知，青柳最初所参与之秘密工作，与袁世凯政府计划同中国兴业会社进行的谈判有密

切关系。中国兴业会社原系１９１３年２月孙中山为筹借外债发展实业，召集一些华商与日本实业
家涩泽荣一（三井物产会社董事长）、山本条太郎（三井物产会社理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稍

后，由于发生“宋案”，孙中山为了联日反袁，降低了双方合作条件，由起初坚持“依中国的法律设

立本公司”，改为“同意暂依日本法律创立该公司，但将来中国新法律制定后，必须立即根据中国

法律而更改之”。② 事为袁世凯方面获悉，相关人员遂拟订了一份应对计划，呈报袁世凯，内容

如下：

日本发起之中国兴业公司，业已成立，势难取消。兹谨拟对待之法如左：一、先电驻日汪公

使，一面与该公司重要人物切实接洽，表明政府极端赞成之意，一面调查该公司现在已有华人

入股与否，有系何方面人，华总理等职员如何选派，迅速电复。二、若尚无华人入股，或已有少

数人入股，又非彼党中人
獉獉獉獉獉獉

，似可劝诱殷实妥慎之商家，竭力纠合资本，将所有之全部华股二百五

十万元，或所余多数华股，一律购买，于公于私均有裨益。三、若华人入股已占多数，且系彼党
獉獉獉獉

人主持
獉獉獉

，似应派人赴东设法破坏，务使其消灭而后已。四、若华人入股已占多数，并非彼党中
獉獉獉獉獉

人
獉
，似可由工商部竭力提倡，表示政府赞助之意，是亦联络日人之道。③

此件密呈内容极为重要。呈中所述对待中国兴业公司之事，按理应由工商部出面处理，但由于

呈文目的在对付革命党，而呈文中３次出现“彼党”（指革命党———引者）字样，袁世凯阅后，特别将
第二条中的“又非彼党中人”６字，第三条中的“且系彼党人主持”７字，以及第四条中的“并非彼党
中人”６字，用毛笔圈定，然后又在呈文开头批了“存备考”、“‘党’字不便交部”等语，以表明此事不
宜交由工商部处理，以免泄密。

最终，袁世凯决定采取第三策，一方面由外交总长密电驻日公使汪大燮④“与该公司重要人物

切实接洽”，“将该公司实在情形，如华股已否开募，已有华股若干，应募者何方面人居多，华总理、

副总理等职员如何选派等事详探电复”⑤；另一方面，暗中遣人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谈妥，决

定派孙宝琦、李盛铎前往日本，介入公司商谈，以拆散孙中山与日本实业界的关系，从而打击革命党

人。⑥ 青柳函中所述“汪代表”即指驻日外交代表汪大燮，“孙、李二先生”则指孙宝琦、李盛铎，他

们于６月２１日，即青柳给曾彝进递交第二封密函前４天，离京赴日。⑦ 他们到日本后发表谈话，否
认此行“系因中国南省与日本以东亚兴业公司为楔子关系加密，为破坏此关系计，特行来东”，斥之

为“以讹传讹”，而谎称“此次来东，并非承袁总统意，系因当夏季休假，故闲游一次”。⑧ 青柳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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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０７页。
对待中国兴业公司办法密呈及袁世凯的批复，１９１３年。原件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无具体日期，但从内容看应在１９１３年

春夏孙中山与涩泽荣一等商讨合办公司期间，拟定密呈者应为外交部或总统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有一份“致外交总长公函”，其中写道：“兹送上大总统核定复电稿一件，请用密电寄交汪

代表可也。”落款“六月廿七日缮就”。由此可知，总统府系通过外交部指示驻日代表汪大燮介入中国兴业会社创办事。

拟复驻日本公使汪大燮电及袁世凯的批复，１９１３年６月。
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８０９页。
《孙宝琦李世〔盛〕铎启程赴日本》，《顺天时报》，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第９版。
《孙宝琦李盛铎抵日本后之言论》，《顺天时报》，１９１３年７月５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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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业会社的日方中坚人物山本条太郎素有交情，因此在与曾彝进等商谈后，他自告奋勇，表示愿

意辅佐孙、李二人“运动”。为了做到“绝对秘密”，青柳提出最好由袁世凯缮写密信一封，由他携带

至东京面交孙、李二人。另外再发一电与孙、李，电中“只称现有一件要事委任青柳”，“万勿题明究

系何事”。待他到东京后，三人再商量如何与山本交涉，而不要事先将他所负使命电告孙、李，免得

消息泄露，为山本等人所探知，给活动造成不便。

青柳回国后如何协助孙、李二人破坏孙中山与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合作创办公司，在其后来

给曾彝进的密函中，未见具体报告。由于“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忙于反袁斗争，无暇顾及公司之事，

袁世凯方面加紧活动，于１９１３年１１月邀请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仓知铁吉访华，在北京召开中国兴
业会社会议，通过了补选袁世凯心腹杨士琦为中方总裁等决议。① 到了１９１４年４月，公司改名为
“中日实业公司”，杨士琦就任总裁。② 袁破坏革命党与日本实业家合作的目的最终达到。

在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的密函中，青柳还曾提到他破坏革命党向日本方面借款之事：

借款一节，已与前途商酌，其提出之条件，大概如左：

一、金额：一千万圆。

一、利息：六分乃至七分。

一、实收：九十乃至九十五。

一、担保：担保必须适当且确实，未审贵处提出何种担保，请即由贵处先行指示，用便商榷。

此项借款本系今夏由宫崎滔天等从中介绍，与黄兴开议，几将成就。弟一闻之，秘密运动，

竭力牵制，遂作罢议，以迄今日者也。③

函由青柳写给曾彝进，故谦称“弟”，袁世凯阅后将“弟”字用毛笔
#

去，改为“某”字。据函，此

项借款原本为黄兴提出，由宫崎滔天等从中介绍，与日方商谈。从时间点看，正好是“二次革命”即

将爆发或刚刚爆发的时候，因此，这笔款项对革命党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青柳“秘密

运动，竭力牵制”，导致黄兴与日方的借款谈判功败垂成，对革命党的打击应是很大的。④ 至于袁世

凯方面最终是否就一千万圆借款与日方达成协议，相关资料未见记载。此事是否与中国兴业会社

有关，亦无法判定，但因内容甚为重要，故在此一并叙及。

三、追踪革命党行踪并破坏其反袁活动

青柳答应为袁世凯秘密工作是１９１３年６月下旬，其时革命党人因“宋案”和“善后大借款”，反
袁呼声已很高。而就在青柳笃恒返回日本仅仅数天后，“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首先是江西都督李

烈钧宣布独立，紧接着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福建

５２

①
②

③
④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页。
俞辛蔰、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１９１３８—１９１６４）：日本外务省档案》（以下简称《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

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９０页。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在有关黄兴的资料中，未能找到关于这次借款谈判的相关记载，但在《宫崎滔天年谱稿》中，曾提到１９１３年５月宫崎在上

海向黄兴转达中国兴业会社森恪的建议：日本方面向革命军提供两个师的武器和现款二千万日元，以割让“满洲”为报酬，不知与

青柳所述是否有关。《宫崎滔天年谱稿》，〔日〕
&

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
&

崎滔天全集》（第５卷），东京，平凡社昭和５１年
（１９７６）版，第７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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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广东陈炯明相继宣布独立，发起反袁战争。这次革命进行了不到两

个月，即被袁世凯镇压，由于受到袁世凯政府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革命党人纷纷逃亡到日

本。紧接着，袁世凯又于１１月４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数百名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于是有更多
人逃亡日本。但袁世凯并不罢休，他急需掌握逃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的动向，以绝后患。于是，青

柳笃恒的角色随之发生变化，“密使”而外又为“密探”，且以后者为主要任务。１９１３年１１月之后，
青柳发回的密函逐渐增多，并且大多涉及流亡革命党人活动，正是此背景下的产物。

对青柳而言，刺探革命党人行踪及内幕，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青柳精通汉语，这

使得他可以和流亡在日的中国人无障碍地交流。其次，青柳自清末以来长期负责早大的中国留学

生教育①，而流亡革命党人有很多在早大活动，甚至在早大就读，这就使青柳很容易掌握他们的动

向。再次，青柳深受早大校长大隈重信器重，而大隈作为日本政坛极有影响的人物，与日本朝野各

界以及中国各方面人物多有往来，青柳作为大隈的秘书，经常参与大隈组织的活动，掌握很多内幕。

大隈曾在给青柳所著《极东外交史概观》所作序言中写道：“青柳君作为早稻田大学教授，执教支那

语和支那现代文，长期担任支那政治经济讲座，凡支那事，其学识渊博，精深无遗。故十余年来，吾

与支那人的会谈及文书往来，常有劳青柳君。然其间多有涉及政情机密，这诸多材料，今尚为君的

掌中之物。”②青柳由此获得了许多情报。

自然，在早大活动的流亡革命党人的动向，成了青柳跟踪的一个重点，并曾几次向袁世凯密报。

先是在１１月１８日的密函中，青柳报告了办理“亡命客”入早大就读的情况：

亡命客入早稻田大学读书一节，交涉次第进行。敝大学学长高田博士，原虑主峰之意以为

如何。顷接惠函，详悉主峰亦同甚表同情，转达学长，伊始放心，嘱弟进行。细情容续函禀。至

于主峰命意，弟深领之矣。附呈信片，系仇鳌所致弟也。③

青柳所言“主峰”即袁世凯，“惠函”系指曾彝进来函。由函可知，早大方面起初因担心袁世凯

方面反对，对于收容流亡革命党人入早大读书颇有顾虑。在接到曾彝进来函，告知袁世凯对流亡革

命党人入早大读书“甚表同情”后，青柳向学长高田博士转达了袁世凯方面的意思，高田这才放心，

让青柳办理有关事宜。至于青柳说“主峰命意，弟深领之矣”，虽未明言，但不难想见，袁世凯的意

思是，让流亡革命党人进入早大读书，将更容易掌握他们的动向。

随１１月１８日密函寄给曾彝进的仇鳌明信片现仍保存在北大历史学系，共两张，第一张写收信
人地址、姓名及寄信人地址，第二张为明信正文，内容如下：

复示祗悉。课单拟定时即乞掷下，以便附同旨趣书刊布。合同早已脱稿，惟尚须约同殷君

一商，即行送呈左右。至于责任一节，弟等当对于学校完全担负。癩此，复送笃恒先生照安。

弟仇鳌谨启。④

６２

①

②
③
④

青柳笃恒从１９０５年起负责主持早大清国留学生部，１９０８年该部停办。但据前引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青柳笃恒致曾彝进的
密函，其中有“弟夙蒙大隈伯爵破格知遇……迨早稻田大学特设清国留学生部，即命弟主任该部事宜，并嘱以监督照料所有贵国留

学生一切事宜，以迄今日”等话，说明清国留学生部停办后，一直到民初，有关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事务，依然由青柳负责。

引自安藤彦太郎《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桥》，第７０页。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仇鳌致青柳笃恒明信片，１９１３年１１月。原件无落款日期，邮戳亦模糊不清，但既附于青柳１１月１８日给曾彝进的密函

内，则此明信片应写于１１月，其时正当“浩然庐”筹办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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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中的“殷君”，应指革命党人殷汝骊。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记录，黄兴、李烈钧等流亡到

日本后，曾秘密发起组织“浩然庐”，对流亡党人施以军事教育，兼授日语、法律、政治、经济学、武术

等，于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日正式创立，具体主持人便是殷汝骊及日本预备役骑兵大尉青柳胜敏。① 仇
鳌明信中所言，应即指筹办浩然庐事。“课单”似指浩然庐计划开设课目，青柳参与了拟定；“旨趣

书”当指浩然庐创办旨趣书；“合同”则可能是关于聘请青柳任课事。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并未提

到仇鳌参与创办浩然庐事，仇鳌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未提到此事②，但从他写给青柳的明信来看，他

的确参与了筹办。其时，仇鳌正在早大就读，青柳正肩负监视革命党人的任务，故他要求仇鳌等为

他们的活动向早大负责，这才有了仇鳌的复信。而青柳转手便将这封信寄给了曾彝进，于是，浩然

庐的创办对袁世凯来说也就不再是秘密。

在１１月１８日的密函中，青柳还通报说：“彼党中人，现仍与弟常来往，其秘密举动，自当务必设
法侦探，随时禀明不误也。”③大约一个月后，青柳进一步报告了革命党人就读早大的情况，及其对

革命党人采取的防范措施：

彼党中人入早大者，前充参众议员等，其数日多，胡瑛以下读书尤努。总长大隈伯爵、学长

高田博士嘱弟将其入学之许否、品学之监督，一切均归弟裁度节制。弟当一面开导婉劝，竭力

使其向于正道，一面大小探侦彼等举动，随时报告可也。至其布置一切，业经密为其处矣。④

几天后，青柳又报告了胡瑛试探介绍两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流亡革命党人，化名就读早

大政治科的事情：

日昨胡君瑛来寓面商曰：兹有友人二名，系前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此次拟入早大政

治科读书，只有一节，必须格外妥议。该人等实名阴讳，未便公表，未审能否特准其变名入学，

究竟如何？弟曰：可也。贵友们既系亡命军人，其实名弟当设法管保，不敢发表。惟弟等学校

当局者，专责所在，不可不知其实名，但必当绝对秘密，不致泄漏矣。胡君唯唯而去，当在过年

后即行入学也。凡在敝国亡命之客，张继以下均系变名（张继假名云姜白），惟有胡瑛一人，公

称实名而毫不秘而已。⑤

由此函可以看出胡瑛的谨慎与青柳的狡猾。青柳一方面表示可以接受两名革命党人化名就

读，另一方面又提出学校当局不可不知入学者真实姓名，并表示绝对不会外泄。但胡瑛显然很谨

慎，并没有立刻告知青柳两名欲入学者的真实姓名，因此青柳在此函中没能像通报张继化名那样，

将两人真实姓名通报给袁世凯。函中提到张继以下革命党人均用化名，唯有胡瑛一人“公称实

名”，对于研究者了解胡瑛其人甚有价值。“二次革命”爆发前，胡瑛曾“以调停自任，前往上海，游

说多方”，但未能成功。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所发通缉令中并无胡瑛名字，但他也逃亡到了日本，并

不时“发表维持大局之言论”，与袁世凯方面关系暧昧。他在日本敢于“公称实名”，可能与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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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８６０—８６１页。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４５４页。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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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１９１５年５月，袁世凯方面“令人致意，劝其回国，将有所任”，胡瑛遂回国自首，并入住杨度家
中。① 不久，“筹安会”成立，胡瑛摇身一变而为“六君子”之一，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呐喊。

除了报告早大革命党人情况外，青柳笃恒还向袁世凯报告了在日革命党人的整体情况，特别是

革命党领导层的情况。在１２月１日的密函中，青柳笃恒报告说：

亡命客在敝邦者约八百名，遇此次上月初四之命令，彼等意谓无可奈何，均皆有意入学读

书。惟李烈钧一派八十人，仍不安分，跃跃欲动，须注意耳。孙、黄名声日坏一日，彼党中人众

望攸归，颇有变迁，时有趁此孙、黄失望之机，窃图自取其地位而代之者，其运动至密且敏。大

略情形弟经随时晤谭马公使，又通告有贺博士矣。至彼党中人各领袖详细举动，仍当分别面禀

为可。②

函中“上月初四之命令”，即指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４日，袁世凯以“二次革命”中“该国民党本部与该
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勾结”，勒令国民党各级组织于三日内解散，并派出大批军警，分头追缴国民

党国会议员之证书、徽章。“马公使”指马廷亮，１９１３年９月驻日公使汪大燮回国任教育总长后，马
曾接任驻日“代办”，直至１９１４年２月新任公使陆宗舆到职。“有贺博士”即有贺长雄，袁世凯的法
律顾问，当时正在日本。青柳７月初离开北京时，曾计划１２月底回北京向袁世凯当面汇报一次工
作情况，故此函末尾有“仍当分别面禀为可”之说，不过由于经费问题，青柳实际未回北京（详

后文）。

在１２月１７日的密函中，青柳笃恒又报告：

此他〔地〕亡命之徒索资孙、黄者冠盖相望，孙所赍之款无多，而至于黄，拥款巨万。然而，

如有其徒求援者，惜而不与，是以彼党之中，其名声颇坏。东京品川黄兴之居，堂堂大厦，巍巍

高楼，出入起居，一富翁耳。彼如云，予保江宁刀折矣，尽而后奔矣，人有耳目，谁能信之。③

到了１９１４年１月９日，青柳笃恒再次报告：

张继、胡瑛等常来晤谈。（张继系属与弟旧交，距今十五六年以前，敝友中岛裁之由北京

带至东京，嘱弟使伊寄居于敝寓，同居两年，张时年十八岁）据云，孙文、何海鸣等穷状，真堪可

悯。李烈钧独阔。日前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等中国兴业会社中人胥谋捐款济其急矣。④

由于青柳与胡瑛、张继等人来往密切，而胡、张等是革命党骨干，特别是张继，与青柳有十多年

的交情，张与孙中山等往来又极为密切，这就使青柳得以获得革命党领导层的一些内幕。青柳不但

向袁世凯通报了在日流亡革命党人的规模，而且透漏了革命党领导层内部的种种矛盾。从中可以

看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等人的革命热情已经大大减弱，与孙中山的分歧在加大。特别是

黄、李等人未能在经费上给与孙中山有力支持，从而使孙中山陷于十分窘迫的境地。孙中山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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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胡瑛氏之来京》、《胡瑛到京后之情形》，《北京日报》，１９１５年５月８日，第３版。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４年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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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中的威望在下降，黄、李等人在普通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声誉也在下降。１２月１日的密函中提
到革命党内部不时有人趁孙、黄威望下降之机，秘密运动，试图取孙、黄而代之，说明革命党领导层

的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由于革命党领导层不和，一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也分

裂成不同派别，如“宫崎滔天一派是孙派，萱野一派是黄派，日野大佐一派为李烈钧派，高野一派是

柏文蔚派”。①

青柳笃恒还不时向袁世凯方面报告一些革命党人的具体革命活动，提醒袁世凯政府加以防范。

如在１９１４年２月１８日的密函中，青柳就报告了革命党中“最激烈派人”仇鳌等，正谋划在满洲制造
事端，以激成袁世凯政府对日对俄麻烦外交问题，从而达到借外力推翻袁世凯政府的目的，要袁

“预为防范”。函云：

顷者彼党中最激烈派人，纷纷密行满洲，意欲蠢动。如仇鏊等亦同将去，其他领袖人名，未

能详悉。今探彼等对于贵政府作战计画，并非出于直接攻击，实图一种间接射击之法。何谓间

接射击？彼等自知力不足敌，以谓与其以母国束手委之于现政府之为制，索性以母国破坏到

底，委之于列强之爪牙为快。于是在满洲密谋故意激成对日对俄之麻烦外交问题，间接与政府

为难，遂致藉外国之势威推翻政府，如是而已。其居心手段，洵为可恶，尤须注意，预为防范，是

为切要。余容续行布闻。②

在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３日的密函中，青柳笃恒又报告了李烈钧、张继、陈家鼎、陈家鼐等人的秘密活
动，特别是报告了刘艺舟等人正预备在日本各地上演“排袁戏”，“鼓吹第三次革命”，请曾彝进将情

况转呈袁世凯，同时表示自己将“相机设法破坏”：

李烈钧、张继夙已相携西去，谅已邀闻。二人表面则言趁闲观光法国，其实则赴南洋联络

华侨筹款。陈家鼎（前众议院议员）、陈家鼐（湖南谭前督参谋）兄弟俩东渡，请入早大肄业，弟

准如所请。二人均不上堂读书，时出串访敝邦各有力家，暗中运动，以破坏第二次大借款为目

的。现又有刘艺舟者，系湖北人，或言前此革命时，曾当山东都督，仅有五日京兆之说，未审是

否果然。前在大连演戏数场，现已东渡，暂寄长崎柏文蔚处。顷者刘特派陈济才（河南陆军学

堂出身）乘机来京，现正预备演戏，并拟于大阪、神户、长崎等处次第演戏。其所拟演之戏，实

系以鼓吹第三次革命为目的。伊自扬言，称之此系排袁戏云云，无赖之词，尤属可恶。弟一面

续后探侦其举动，一面自当相机设法破坏。③

除以上情节外，尚有一事值得特别一提，即范更新向孙文请求资助其留学日本，而为青柳笃恒

破坏事。范曾参加辛亥上海光复之役，后与戴季陶在上海组织五族少年保国会总部，旋任“保国会

闽支部长”，赴南洋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沪军都督陈其美曾答应范运动中央稽勋局，资助其赴日游

学实业，不料“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下落不明，范亦漂流各处，生计困顿，游学计划落空。于是，

范于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写信给孙文，报告自己的革命经历，请求孙文设法为其筹措游学经费。但
由于他只听说孙文在神户，而无法与其直接取得联系，遂写信给早稻田大学校长大隈重信，同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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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俞辛蔰、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第６０７页。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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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文的信密封后一同寄给大隈，又呈上名片一张，请求大隈将信转交孙文。① 由于青柳系大隈秘

书，此信发出几天后就落到其手中。青柳在１２月１７日的密函中，将范更新致大隈重信及孙文的信
件，连同范的名片，一并寄给了曾彝进。由此事可看出，青柳对革命党活动的监视，达到了相当细密

的程度。而从前引青柳的报告也可以看出，其对流亡革命党人的内情可谓相当了解，并且总能够预

先得到消息，从而将情报及时传递给袁世凯方面。

四、搜集日本朝野对华方面情报

在青柳回国后发给曾彝进的１７封密函中，有５封与此有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是向袁世凯方面报告日本朝野对袁氏当选及就任正式大总统的相关看法。袁世凯于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６日当选正式大总统，次日，各国表示承认。１０日，袁世凯正式宣誓就职。青柳笃恒
除了接连给总统府发出３封电报表示祝贺外②，又于１０月１２日连发两函给曾彝进，并随函寄去日
本各报对有关消息报道的剪报③，计包括《万朝报》、《国民新闻》、《东京二六新闻》、《东京日日新

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中外商业新报》、《东京朝日新闻》、《日本》、《大阪新

报》、《中央新闻》、《京都日出新闻》、《每夕新闻》、《时事新报》、《大和新闻》等１５家报纸的２０条剪
报。这些剪报现均完好保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内容看，除了青柳本人向报界发表谈话，对袁

世凯大加赞赏外（详下文），各报内容多系关于袁世凯的负面描述或评论。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介绍袁世凯从前清到民初的从政经历，特别强调袁世凯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一事，认为袁绝非华

盛顿一类人物，而如董卓、曹操。④ 又将袁说成是个“老狯、恶辣、权诈、残忍”之人，其过往行为“酷

似曹操、司马懿”。⑤ 二是对袁世凯当选过程中负面新闻的披露，如采用“威压、胁迫、收买、诱拐等

一切的恶辣手段”，连续投票三次才当选，认为这是民国史上难以拭去的“污点”。⑥ 三是对袁世凯

政府的前景进行分析，认为袁世凯政府的将来还是个谜，袁依靠金钱和武力赢得其地位，并没有得

到所有人一致认可，这是“新共和国的第一弱点”，其基础并不牢靠，其中实潜伏着共和国的“最大

危险”。⑦ 又认为袁当选后面临种种困难，如列强在中国各处侵夺，孙中山、黄兴等在海外继续反

袁，宗社党仍在图谋复辟，以及政府财政极为困难等，因此其前景不容乐观。⑧

青柳向袁世凯提供的第二方面情报，是实业家涩泽荣一等人的活动及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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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范更新给大隈重信的信，封皮正面有“内要函祈送大日本帝国东京市早稻田大学校大隈重信千岁殿下”，“自高丽韩京小

西门内管井洞华侨中华基督教堂”等字，封皮背面注明“十二月十一号十时王京发”。给孙文的信封皮正面书“代转交神户港前中

华民国临时总统孙公逸仙殿”，“候玉自韩京小西门管井洞华侨中华基督教堂范托”。范的名片上分两行，分别书写：“五族少年保

国会闽支部长”、“韩京中华基督教福音使者”。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
青柳笃恒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寄给曾彝进的两封密函，函内落款一书“十月十二”，一书“十二日晚”。
《支那共和国大

"

统袁世凯》，《大阪每日新闻》大正贰年十月八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８日）；《大望成就：中华民国第一次大
"

统袁世凯の半生》，《国民新闻》大正贰年十月八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８日）。按：本文所引日文报纸皆为青柳笃恒寄回总统府的剪报，
报名、日期皆由青柳标注，但未标版次。

《袁
"

统の当选》，《东京日日新闻》大正贰年十月八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８日）。
《支那共和国承认（袁世凯氏の大

"

统当选）》，《大阪朝日新闻》大正贰年十月八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８日）；《大
"

统选举》，

《东京朝日新闻》大正贰年十月九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９日）；《支那共和国承认》，《日本》大正贰年十月九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９日）；《选
举後の袁

"

统》，《时事新报》大正贰年十月十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支那共和国》，《京都日ノ出新闻》大正贰年十月十日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支那共和国承认》，《日本》大正贰年十月九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９日）。
《袁

"

统に上る书》，《大阪新报》大正贰年十月九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９日）；《支那国民の前途》，《东京二六新闻》大正贰年
十月八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８日）；《中华民国承认（袁氏大

"

统当选）》，《中外商业新报》大正贰年十月九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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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的密函中，青柳报告说：

涩泽男爵赴华延期，实因该男爵稍损健康。刻又值天气寒冷，其医男爵高木兼宽极力劝

止。惟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仓知铁吉单独赴华与否，久在游移之中。现已确定伊与涩泽男爵

之一子前去。涩泽一子仍系学生，此次同去不过修学旅行之意，并非为其父代理。溯查涩泽男

爵等此行，名虽称为漫游，而种种实业上之问题，固然有之。就中如陕西省延长府煤油窑问题、

浦口土地买收问题，为最大要务。抑有更属秘密要故必须奉闻，仍请转禀主峰者，敝邦实业家

与南方诸士之联络，迄今仍有之是也。涩泽男爵决计赴华，先是密招孙文于东京商业会议所，

涩泽男（爵）以下，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中野武营，同副会头大桥新太郎等，与之接洽。谈之以

赴燕之事，孙文无异议，议于是乎决矣。要之，敝邦实业界领袖，在实业一方面论之，现仍注重

南方之势力，以为将来敝邦实业关系，仍以南方为主，故不欲与南方之士为敌也。此节尤属秘

密，请兄注意。①

如前所述，袁世凯方面一直试图切断日本财界与孙中山的联系，除了派人到东京秘密破坏外，

还有一个举措，就是邀请中国兴业会社日方负责人访华，以商量公司改组之事。此函反映的就是这

一情况。在这份情报中，青柳除了报告涩泽荣一因病延期访华，日方已确定由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

仓知铁吉和涩泽荣一的一个儿子到中国去这一情况外，并透漏了涩泽荣一等计划中的中国之行的

目的，即名为漫游，实则与实业上的计划有关，特别是会涉及陕西省延长府煤油窑问题，及江苏省浦

口土地买收问题。青柳并特别提醒，日本实业界领袖因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国南方有密切关系，故不

愿与“南方之士”为敌，仍旧保持着与“南方诸士”的联络。涩泽荣一决定赴华后，就曾密招孙文于

东京商业会议所，与会头中野武营、副会头大桥新太郎等接洽，得到孙的同意。此一情报对袁来说，

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袁阅后特别将此段文字圈定，并批示：“以上另抄，备商议。”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青柳向袁世凯方面详细报告了他和日本宗社党首要人物川岛浪速等人关

系的变化，以及川岛浪速和日本军方在满洲等地的秘密活动。在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的密函中，青
柳就此写道：

川岛浪速系弟二十年来之旧友，交情最久，讵今夏以来，实因关乎贵国时局之政见，彼此全

然反对，竟至绝交。彼等一派，有其友宫岛大八（弟之叔伯兄弟而弟之恩人）、松平康国（早大

教授，弟结婚时作媒之人）、小越平陆（浪人会中之巨擘，《阴谋家袁世凯》之著者）及其门生松

本菊熊、小平总治等（前次暗杀阿部局长，其党亦有其门生二人，姓宫本及元吉）。弟对此徒谊

属亲戚朋友，或系后进子弟，相共握手，谭论东方时事，为日良久，一旦公见不同，挥泪离别，亦

不得已也。凡人其政见互殊，如同其面。现今贵国际此风雨飘摇之机，为今之计，要在统一，何

有驱之陷入土、墨政争惨辙之理。究是我日本帝国之幸，又东亚大局之福也。弟之以此为怀，

一则崇拜英雄，二则贡献平和而已，岂有他乎？彼等不察，浪生厉阶，而自是自高。弟虽疏愚，

安能可〔再〕与此辈共事耶。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弟既决志附主峰之骥尾，专诚执鞭，

人权神圣，虽以恩人长辈之命，乌容侵犯。苟公理明道之所在，大义名分之所存，何遑问亲戚

本家，又焉能论先进后进之别。以公殉私，弟所断而不能忍者也。川岛前与肃邸有桃园之

义，与恭邸又好，是在日本宗社党唯一之头目。彼党宗旨原与南方民党正为反对，一主共和，

１３
①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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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倡帝制，而至对于我主峰之计图则一也，此两派其根本宗旨迥异，而能迩来互相握手提携

共其事者，实以此故耳。今兹川岛业于二十号由京启程，率同小平，相携前赴旅顺、青岛矣。

其踪迹尤须注意。再，北京使署通译官小村后三郎，为人重厚，惟其妻系川岛之妻之妹也，乞

并记之。①

据青柳所言，他和川岛浪速一派人之所以分道扬镳，是因为自１９１３年夏“二次革命”爆发以
来，他和该派人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全然反对”。川岛浪速自清末以来一直策划满洲独立，被日人

称之为“满洲建国之先驱者”。② 他与肃亲王善耆等宗社党人物关系极密，是日本宗社党的首领，清

帝退位后一直图谋复辟帝制，与袁世凯向来势不两立，故对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并不支持。

而青柳则是坚决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的，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统一，决没有驱使中国陷入像土

耳其、墨西哥那样的“政争惨辙”的道理。他并向袁世凯表白了自己的鲜明态度，称“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自己“既决志附主峰之骥尾，专诚执鞭”，就决心与属于川岛派之亲戚朋友，如其叔

伯兄弟宫岛大八、媒人松平康国教授等分道扬镳，决心坚守“公理明道”、“大义名分”，而不问“亲戚

本家”。更为重要的是，青柳向袁世凯方面报告，川岛派和南方民党已经由过去宗旨不同、势不两

立，开始联手对付袁世凯，并提供了川岛等人几天前已经前赴旅顺、青岛活动的信息。末了，又顺便

告知，日本驻华使馆翻译小村后三郎的妻子系川岛妻妹。根据１９１４年１月日本驻中国公使山座圆
次郎致关东都督福岛安正的电报，升允及其部下、肃亲王派宗社党、川岛浪速等日本人，的确聚集到

了大连，谋划举事反袁，而戴季陶和陈其美也来到大连参与合谋，准备第三次革命。③ 可见青柳提

供的情报是很准确的。函中提到的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由东京健行会于１９１３年６月出版，
通篇站在日人及宗社党立场，大骂袁氏所作所为。

１９１４年１月９日，青柳又进一步报告了升允和川岛浪速等人的活动：

前者升允之到满洲及青岛谋叛也，某国（旁注：按即日本国）陆军中人（究系何国弟未能言

明为憾，请兄高明察知之）密筹趁此机会，暗中激动张作霖，合从举事，讵料事泄，该国新报载

明其始末原由，其密谋遂破于未成矣。川岛急赴满洲（旅顺），亦与此谋有密切关系，须要注

意。某国陆军煽动张作霖举事，与升允等呼应而起之密谋，虽然已破于第一举，而其第二举万

不可谓断无之之事，请兄妥速布置防范，是为切要。④

升允是前陕西巡抚，蒙古镶蓝旗人，辛亥革命期间拒不承认共和。清帝退位后一直往来天津、

青岛、旅顺等地，图谋复辟。青柳此函报告了日本军方曾暗中煽动张作霖举事，以便与升允在满洲

及青岛的谋叛活动相呼应，不料由于日本报纸泄露消息，密谋未成。并说川岛近期之所以急赴满

洲，与此谋有关，应加注意。又提醒说，此谋虽破，但难保日本军方、张作霖及川岛等人没有后续举

动，要袁世凯方面一定要“妥速布置防范”。虽然青柳在函中但言“某国陆军”，而未明言何国，但由

于日本觊觎东北并与张作霖勾结之事，早已不是秘密，曾彝进自然明白所指为何国，故在该信抄件

的“某国”二字旁批了“按即日本国”五字。可能是鉴于辛壬间（即清帝退位前后）张作霖一度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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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
〔日〕黑

'

会编：《东亚先
(

志士记碝》（中卷），东京，原书房昭和４１年（１９６６）版，第２１２页。
俞辛蔰、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第６３８页。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４年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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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共和，试图勾结日方将东北拱手相让，给袁世凯造成很大麻烦，袁世凯看到青柳的报告后，在抄

件旁又特别批了“此节抄”三字，说明青柳提供的此条情报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重视。

五、利用日本舆论为袁鼓吹

此系青柳为袁世凯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北大历史学系所藏青柳致曾彝进密函中，有两份青柳

所书日文“觉书”（中文“备忘录”之意），格外引人注意。两份“觉书”均由曾彝进节译后呈给袁世

凯，一份题名《操纵日本新闻说》，另一份题名《转移日本新闻办法》。在《操纵日本新闻说》中，青

柳首先分析了日本新闻报道多偏向民党方面的６点原因：

近日日本新闻记载，利于南方之事实多，利于北方之事实少，其缘由如下，试列举之：一、当

革命时，日本人士与南方人共事者多，与北方人共事者少。二、日本人在北方者少，在南方者

多。三、国民党党员之铮铮有声者，如孙逸仙，如胡经武（即胡瑛———引者），近日游历日本，与

日本人交情颇密。四、政府态度过于慎重，恒不喜以事之真相示人，故日本人恒谓政府不如南

方民党之坦白率真。五、戊戌政变以来，经过清朝之覆灭，以迄今日，日本人对袁项城之感情，

一直不佳。六、近日日本拥护宪法、打破官僚之说盛行，民党势力日盛，故日本人对于民党表同

情者多。

接着，提出６条“转移之策”：

转移之策如左：一、设法使北方人士与日本人为个人之交际，随时接近，疏通意思。（中日

记者俱乐部为团体亲睦之法，不如个人交际之利益大）二、政府宜就各机关指定专员，专司预

备新闻材料，并接待新闻记者，除机秘事件外，一切披沥见告，政府所与之新闻材料既多，自不

向南方民党索取材料矣。三、派遣足以代表政府之人游历日本，与日本内地重要人联络，再至

各大都会演说，使日本人心逐渐倾向政府。四、物色可靠之日本人作为政府心腹，专与各日本

新闻记者通气脉（其人须有才略而又笔力雄健者）。五、买收日本新闻记者。六、派遣得力人

至日本东京、大阪，与各有力新闻社内外人接洽，使知政府真意。①

呈文中关于日本新闻多载不利于袁世凯政府之事的原因，应当还有更重要者，为青柳未便讲

明，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言：“袁世凯在民国以前，完全与日本处于对立地位，尤以自

光绪初元迄甲午战争之一段历史为然。此时袁世凯在李鸿章荫庇之下，运用手腕，几将日本在朝鲜

之势力排斥净尽。此一段历史之功罪固当别论，而日人自此时起已视袁世凯为敌人矣。清末民初

袁世凯之当国，甚为日人所不喜，久思排而去之。故此时之日本对华外交，大体言之，为宰割中国，

局部言之，亦为反袁。”②此外，可能还有一原因，即在具有“万世一系”观念的日本人看来，袁任总

统是篡权，故不喜袁。１９１５年“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外交次长曹汝霖曾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３３

①

②

青柳笃恒谨呈，曾彝进译：《操纵日本新闻说》，１９１３年６月。按日文原件题名“觉书”，曾彝进节译后拟题为“操纵日本新
闻说”，然后进呈袁世凯，落款题“青柳笃恒致

)

进密函恭呈钧阅”。本文所引除关于日本新闻报道多偏向民党方面的第五条原因

系根据青柳日文本补译外，其余各条均据曾彝进原译。曾彝进之所以未将第五条译呈袁氏，显然是因为该条有将袁世凯视为戊戌

政变告密者之意，恐引起袁氏恼怒。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６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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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日置益答：“贵国改革后，若使孙文当元首，没有可说，

因孙文向主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改革后，无论如何巧

妙，自己做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同一的观念，这观念还是从贵国传来

的。”①前引日本新闻剪报将袁比作篡汉的董卓、曹操及篡魏的司马懿也反映了这一点。

在《转移日本新闻办法》中，青柳提出了自己准备采取的６条办法，可以说是《操纵日本新闻
说》６条“转移之策”的具体化。内容如下：

（一）笃恒若蒙大总统委任专办此事，第一着手办法，在使日本人知袁大总统为何如人，将

前此风闻误会焕然冰释。按：少数日本人对于袁大总统诚不无恶感，但其恶感之所由来，决非

根于冷静之理想与深固不拔之成见，故其攻击大总统，亦只凭空结撰，毫无事实，大抵皆由谣言

再生谣言，一般人士遂因风闻而生误会，故日本人对于袁大总统之误会，有类于迷信小说，决非

确有见地。（二）笃恒拟向日本人鼓吹者约有二端：一证明大总统为人光明正大，除维持共和、

苦心为国外，决无其他野心；二证明现在除大总统外，决无他人能维持民国。（三）或以笔力，

或以辩力，务使日本舆论对于大总统深表同情。（四）笃恒先尽一二月之力，专从事于结交日

本新闻记者，探悉其内情，以诚意开导之，不能动则以权术笼络之，刚柔兼施，经权互用，务使新

闻杂志之主笔，悉化为吾党而后已。按：日本报界主笔、访事，以早稻田大学卒业生为众多，故

早稻田大学设有新闻研究科。笃恒兼充该科教员，早稻田大学卒业生争入报社，经笃恒介绍入

社者甚夥，故自信办理甚易得手。（五）笃恒密布侦探，探某新闻、某杂志将发某种议论，无论

记事、议论，苟有不利于大总统者，尽力所及，先防之于未然，若力不能及，既已登载，或已出版，

则用其他方法使其取消。按：笃恒办理此事，先自东京入手，俟力量有余，再延及大阪一带。

（六）利于袁大总统之记事、论说，务多多揭载。拟请饬令曾秘书，随时寄送可登载之材料。②

此件密呈第（六）条后，还有第（七）、（八）、（九）、（十）、（十一）五条，其中（七）、（八）两条特别

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第（七）条写道：“笃恒办理此事务须秘密，若为世人探知，则新闻主笔均以

笃恒为袁氏说客，未能发言，先被拒绝，以后虽舌敝唇焦，皆为徒劳。笃恒若担任此事，对于妻子亦

严守秘密。请大总统于曾秘书以外，勿令人知，是所至叩。”第（八）条又写道：“北京、东京间之通

信，往来于北京安定门内秦老胡同曾彝进氏、东京市牛
$

区若松町八十番地青柳笃恒之间。盖因呈

递大总统府时，恐受日本邮局怀疑，有泄密之虞。”③第（九）、（十）、（十一）三条则谈及经费等问题

（详后文）。

上述两份呈文均写于青柳回国之前④，由此可知，扭转日本新闻界对袁世凯的负面报道，应是

青柳最初所承担的主要使命之一。《操纵日本新闻说》极有可能是应总统府要求而写的，青柳对此

表现积极，又写了《转移日本新闻办法》一同呈上，强调自己不但有能力而且有条件承担此项工作。

而袁世凯之所以有此举动，说明他很清楚自己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并极力想改变这种情况。事

实上，袁世凯此时已有所动作，即由其亲信梁士诒、王赓、赵秉钧、曾彝进等人准备材料，在沈祖宪、

吴生所纂《容庵弟子记》基础上，编撰《正传袁世凯》一书，然后挂名日本《报知新闻》记者内藤顺

４３

①
②
③
④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３２页。
青柳笃恒谨呈，曾彝进译：《转移日本新闻办法》，１９１３年６月。
此二条曾彝进并未翻译，系本文补译。

在《转移日本新闻办法》第十条中提到经费问题时，青柳曾提出希望袁世凯方面在他７月回国前，将本年８月至１２月的
费用，以及１２月返回北京的差旅费一次付清，由此可知，两份呈文均写于青柳回国之前，即１９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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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著，准备成书后在日本出版，以宣传“真实”的袁氏。① 同时，他又托即将卸任回国的日本驻华

公使伊集院彦吉，设法查禁攻击他的小越平陆所著《阴谋家袁世凯》。②

青柳不但提出具体办法，而且努力付诸行动。不过，在他回国之初，主要精力放在破坏革命党

与日本财界的关系方面，旋因“二次革命”爆发后主要精力转向追踪革命党行踪及搜集其他情报，

在扭转日本舆论界对袁世凯的负面报道方面一直进展不大。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４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
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后，特别给青柳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下发此道命令“实为防遏内乱，保

全治安”，与当时刚完成的草宪工作“无何等之关系”，要求青柳在日本宣传，以免“谣传失实”。③

青柳在１１月１８日复曾彝进的密函中表示：“该件自当接续竭力进行。弟随时相机，寤寐注意，造次
颠沛，未尝忽之也。惟此事由来已久，万不能一时冒昧，著急办理，反致贻害将来也。受命以来，数

月于兹，种种设法，竭力筹画，而事与志违，成效无几，抱愧实深。”④所谓“该件”，即指为袁鼓吹，扭

转日本舆论之事。此后，青柳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为袁鼓吹方面，在其回国后发给曾彝进的１７封密
函中，有９封写到了他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情况，基本都是在１１月１８日之后。进行方式主要有以下
三种：

第一种办法，按《转移日本新闻办法》所述，青柳不时请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寄送宣传材料，以便

登载日本报刊。如在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日的信中，青柳写道：“仍请我兄常将演说材料搜括掷来，用资
取材，则幸甚矣。”⑤“仍请”二字说明，此前已经有过由曾彝进寄发材料，再由青柳设法在日本报刊

登载的事情。在１２月１３日的信中，青柳谈到了在其负责的《早稻田讲演》连载沈祖宪、吴生所
编记录袁世凯事迹的《容庵弟子记》的事情，说：“《容庵弟子记》特嘱敝友关口精一缩译。现已译

就，弟与大隈伯暨高田学长商妥，订在早稻田大学机关杂志《早稻田讲演》（弟所主管也）新年号先

载第一稿，仍订以后按号续载。”⑥在１２月１７日的信中，青柳再次催促曾彝进从速、多寄宣传材料，
说：“近来国会问题、蒙古问题等，政事复杂，贵处如有政治问题必须在鄙处报端宣明或辩白者，请

将其材料掷至可也。邮便迟迟，登诸报章有不及时之叹者常常皆是，如蒙电致，则为更佳。”⑦他帮

忙在大隈重信主编的《新日本》杂志上，刊登了“前清宣统皇帝御笔一幅及其述事一节”，以使人周

知袁氏“对于前清皇室不失尊敬之诚，皇室与府中水乳融洽之真相”。⑧ 他还为曾彝进办了件私事，

即安排从１９１４年《早稻田讲演》新年号开始，连载由关口精一缩译的曾彝进“自叙传”。⑨

青柳采取的第二种办法，是他自己出头，或明或暗，竭力为袁世凯及其政府辩护。具体又有以

下三种做法：一是到处发表演说。如在１２月１日的信中，青柳报告：“主峰爱国真意，弟常随时相机
切实宣布。上月廿二日在早稻田大学讲堂特开日华学友会，举发会式，专诚演说。翌二十三日赴群

马县北甘乐郡，在中村座（戏馆也）剖解真相，演说细情。二十九日晚神田青年会馆演说支那问题。

而每日曜日早间在敝寓常开研究会，将早稻田大学及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关怀贵邦时事者数十名招

致，渐次鼓吹，使其勿为谣传所淆惑。现又请有贺博士在早稻田大学演说，正在交涉之中。惟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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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尚小明：《攻击与回应：民初袁世凯三传面世之幕后故事》，《历史教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７—３３页。
袁谢黎告日人编书毁其名誉函（抄件），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６日。
《有贺长雄与青柳笃恒》，《亚细亚日报》，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第２—３版。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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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现受舆论攻击尤烈，故未敢决意也。”①二是接受日本报纸采访，发表谈话。如在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０
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当天，青柳在《大和新闻》暨《国民新闻》发表了谈话。② １１月接受《二六
新报》采访。③ １２月又接受“ＴｏｋｙｏＷｅｅｋｌｙ”采访，发表关于袁世凯政府政策的谈话。④ 以上访谈内
容，青柳均通过剪报寄给总统府。在这些访谈中，青柳对袁氏大加称赞，说工作就是袁世凯的“嗜

好”，“袁氏桌几之上，不论军事外交，抑或实业交通，各类文件堆积如山，处理公务，不得寸暇。惟

其精力绝伦，未曾露丝毫疲劳之色……袁之秘书常云，若剥夺袁之工作，则袁必感无上痛苦。”⑤又

说袁“既无书画古董之嗜好，亦无游山玩水之兴趣，每天从左至右，快速处理公务，实乃袁君唯一之

乐趣。”“每日黎明即起，直至深夜，无寸暇休憩之时……虽中国今日之时局，亦有难言之隐，然其断

无疲劳之色，且以绝大之精力主义任事，令人惊叹。”青柳还向日本人描绘了袁的形象，说袁“平日

着洋服（此制服，上自总统下至司阍，样式皆同），因体躯肥满，不喜衣领束缚，常敞开之。银白散发

与立领制服相衬，其形象更像一朴素老翁。客来，屈身握手，亲自请入客厅。一天二十四时，雪茄烟

不离手。”“总统府内部奉行节俭主义，为避北京特有之暑热而设之‘天棚’，前清时代需费二十万

两，袁斥之为奇高之冗费，而现在将其减为三万两。”⑥青柳并说以上都是他在北京任职时，因公务

出入总统府之际，所耳闻目睹的事实。三是青柳自己撰写宣传文字。如他安排在《早稻田讲演》新

年号刊登其所撰《支那共和政体建设之由来》一文，此文是其早大讲义《支那最近政治史》中的一部

分，“专在说明由历史上观察，最高政权当然归属我公之实相”。⑦ 他又计划和在华日本记者奈良一

雄合作撰写一本叫做《临时政府之真相》的著作，屡次请总统府考虑发刊之事。在１１月１８日的信
中，他写道：“《临时政府之真相》发刊一节，现为最得宜之好机，不知究竟如何著落，请即示复。”⑧

在１２月１日的信中又说：“望《临时政府之真相》及早进行，以防谣传失密，是为至要。”⑨在１２月
１７日的信中，青柳又说：“《临时政府之真相》一节，以弟视之，似乎将其名目改题曰《支那最近政治
正史》（一名《北京临时政府之真相》），更属合宜。”瑏瑠此书最终是否刊行，尚待查证，但青柳与奈良

撰写此书的目的不言自明。

此处有一事尚须交待，即前所提及之内藤顺太郎在挂名编撰《正传袁世凯》一书同时，还曾筹

划与李肇甫等合作，出版《东亚杂志》（月刊），在东京设本社发行，由内藤负责，在北京设“支局”，

由李肇甫等负责。目的是延聘“中外硕学鸿儒、大政治家、大宗教家等”，“报道中华民国的真相”，

“消除日本朝野的误解”，以实现中日“互相提携”，“确保东亚和平”，“增进福祉”。瑏瑡 此事得到了袁

世凯和财政总长梁士诒的支持。杂志即将出版时，内藤还曾通过曾彝进请袁世凯“赐题数字”，袁

批“拟题”二字。瑏瑢 青柳在１１月１８日的密函中，也曾提到该杂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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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本日就任の东洋最初の大

"

统》，《国民新闻》大正贰年十月十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本日大

"

统の职に就く袁氏》，《やまと新闻》大正贰年十月十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内藤顺太郎致梁士诒函，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５日；《东亚杂志社简章》，１９１３年。
曾彝进就内藤顺太郎所办东亚杂志即将出版请袁世凯赐题数字给袁的呈文及袁的批复，１９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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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杂志》一节。博文馆浅田江村现已旋京，弟与伊及博文馆主大桥新太郎等相晤数

次，该杂志诸多窒碍，恐实效难期。窃惟纵横按月垫补不少之款，决不乏另有更有益之计画。

弟尚有愚见可陈者，俟奉命后谨当详述。抑又贵意如以一定进行为是，则希将此事委托弟，弟

当与其随宜商议，用期诸臻妥善可也。①

《东亚杂志》最初由内藤顺太郎组织，旋转请博文馆主大桥新太郎办理，袁世凯方面不仅“月助

千金”，由驻日公使汪大燮转交该杂志社，而且“派专员搜集”“杂志资料”，“陆续邮寄，供其编

辑”。② 但青柳对该杂志的办理成效并不以为然，试图说服曾彝进将垫补该杂志的款项用来实施

“更有益之计画”；即便一定要办该杂志，也希望委托青柳负责其事。可见，同为袁世凯工作，日人

之间亦有矛盾，乃至有相互拆台情况。

青柳采取的第三种办法，是请日本有名政论家出面撰写文章，为袁世凯鼓吹。其中最主要的，

是请日本政治学泰斗、早稻田大学教授、《太阳》杂志总编浮田和民撰文。在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的
密函中，青柳详细报告了他与浮田和民见面商谈的经过：

兹有法学博士浮田君和民，品端学粹，世皆称之，以为日本政治学者之泰斗。弟昨敦请博

士于某处，与其谈透贵国政事，为时良久。博士曰：敝人恒谓：中国共和，尚属早矣。所有中国

一部政家之偏见，与日本多数报章之谬论，均皆坐于此共和二字之所祸。如云既立共和，未便

再行挽回，则鄙人私谓：只可施行军人共和，至于议会共和，万不可行矣。袁总统前蒙清皇帝委

任之付托，且承南京临时政府之推选，享有完全行政权，而又军界推戴如同师父，如能以国家之

重自任，则何事不能敢为，究竟是国利民福之基也。比如此次所设中央行政会议，实属最得机

宜之处置，鄙人为此尤表同情者也等语。博士总管《太阳》杂志，《太阳》本属我杂志界之巨擘，

是兄所熟知也。其势力之优，所影响于我言论界甚巨矣。弟即进而嘱曰：善矣哉，先生之言也，

公忠之论，通达之识，后进如弟，敬佩何胜。抑有更请者，先生主管《太阳》，愿先生特为中国政

局，又为日本言论界，起草一文，登诸《太阳》杂志，藉资为世之做轻薄之妄论者，一启茅塞。先

生是特立独行之人，公正之论，无人嫌疑，其足警醒世之耳目，必伟矣。未知先生以为如何？博

士慨然欣而诺之，曰：善矣，以余观之，此固亦属吾人操觚论议政事者之责已。弟即与其相约，

下月将该论文具名起草，定在明年正月号《太阳》杂志揭载。既而别矣。《太阳》杂志俟上梓

后，谨当奉上。③

青柳称浮田和民为“特立独行之人”，发表“公正之论，无人嫌疑”，“足警醒世之耳目”。不过，

浮田和民其实是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的，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他就在《早稻田讲演》发表过题为《革

命后的支那》的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民智未开、知识落后的国家，采用共和制不合适，为时过早。④

在与青柳的交谈中，浮田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对袁世凯的支持，这才是青柳请他撰文的原因。

过了不到一个月，青柳写信报告：“该博士现已稿就，题曰《支那共和国之宪法问题》，成篇最长，订

在《太阳》杂志正月号揭载。该博士向与贵政府毫无关系，足以使世人信服其为平正之清议，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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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总统府致驻日公使汪大燮函，１９１３年。此函抬头写“伯唐先生阁下”，“伯唐”即驻日公使汪大燮。落款无日期，无署名，

但从内容可知系总统府发函，时间大约在１９１３年秋冬。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日〕山根幸夫：《日本对中国共和制的反应》，《亚非问题研究》，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１９８２年印行，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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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稍有裨益，不容疑焉。”①又过了不到两周，青柳即将登载了浮田和民论文的《太阳》新年号寄

给曾彝进，并在信中说：“弟得此文，如同于我言论界得千万之同志。”②

浮田和民的《支那共和之宪法问题》刊登在《太阳》正月号首篇。浮田在文中首先论述了袁世

凯统治的合法性，认为“清帝逊位之际，委全权于袁世凯，乃袁世凯之实力使然……南方革命党虽

曾组织临时政府，又因无法维持而解散。故此，现今中国之唯一正统权力者，舍袁世凯无他。”③接

着分析了革命党人失去政权的原因，认为“革命党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在财政上，早已陷入进

退维谷之境地。内无支持者源源不断之捐资，外无响应购买公债者。尽管孙逸仙辞去临时大总

统而推荐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南京方面之要求，南京参议院却依然同意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职仪

式，并最终同意将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究其原因，唯在于没有实力把临时政府支撑下去。

故此，孙逸仙之辞职及南京政府之解散，与清帝退位无异，盖因政府已无能力继续支撑下去。清

帝既非为中国人民着想而退位，孙逸仙亦非因比华盛顿高尚而辞职。此一点，有识之士已成

共识。”④

关于中国应当制定怎样的宪法，浮田首先批评在国会内占多数的国民党人试图参照法国共和

制建立责任内阁，认为“北京议会一跃而欲立于大总统之上，殊非妥当……国务员之任免，全归议

会之手，议会不仅要掌握立法权，还要掌握行政权。如此，则完全与立宪政治之要件之三权分立原

则相违背。如此，则在此宪法之下，唯有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已。”⑤接着他提出，中国应当仿照美国

共和制，赋予总统实权：

北京议会之宪法起草委员，试图参照法国大总统制度，不使大总统行使统治权，不使大总

统参与政治；使大总统无力为善政，亦无力为恶政，唯坐拥虚位而已。此于今日之法国，已成为

现实，而法国共和政体之内政外交如何薄弱，已为显著例证，并非中国共和国民可模仿之制度。

现在之中国，至少应以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之权力，赋予大总统。而大总统之任期，可定为终

身抑或十年，且允许再选。不屡屡改选或更迭大总统，实为中国保持安定所必须。为人民计，

即使有出现专制政治之危险，亦比陷入无政府状态为好。⑥

浮田和民这样的主张，毫无疑问迎合了袁氏的喜好。浮田还谈到了日本对袁世凯政府应取的

态度：“能够保今日中国之和平及秩序者，能维系中国内政外交之信用者，舍袁世凯无他。日本人

过度反对他，不唯对中国不利，即对日本而言，亦非上策……现今日本在大陆所最需要者，唯在于中

国之保全及和平。若基于此见地而静心思之，日本人一味不喜袁世凯之成功，并非上策。”⑦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党人对浮田和民此文及青柳的活动也有所注意。根据《孙中山在日活动

秘录》记载，１９１５年５月初“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孙中山曾向在东京的党员散发了一篇由居正起
草的檄文，题为《揭破中日交涉之黑幕以告国人》，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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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９日。
〔日〕浮田和民：《支那共和国の宪法问题》，《太阳》第２０卷第１号，大正３年１月（１９１４年１月），第４—５页。此文由华

侨大学日语系教授胡连成先生翻译，在此谨致特别谢意。

浮田和民：《支那共和国の宪法问题》，《太阳》第２０卷第１号，１９４１年１月，第８—９页。
浮田和民：《支那共和国の宪法问题》，《太阳》第２０卷第１号，１９４１年１月，第１１—１２页。
浮田和民：《支那共和国の宪法问题》，《太阳》第２０卷第１号，１９４１年１月，第１２—１３页。
浮田和民：《支那共和国の宪法问题》，《太阳》第２０卷第１号，１９４１年１月，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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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与早稻田大学总长大隈伯素有交谊，袁氏术得总统，即由伯荐有贺长雄博士为袁氏顾

问。有贺氏就聘，即唱政权转移由清帝委任全权组织共和政府，又唱必须修改约法之说，连篇

累牍。同时有早稻田大学浮田和民博士，亦引申其说，为之鼓吹（该论见于三年正月《太阳》杂

志）。袁氏心德之，以为改玉改步，得法律及学术上之依据，天下后世，无有议其非者。但恐吾

党之乘时而起也，于是托青柳笃恒氏（早稻田大学干事，现为内阁秘书）窥探吾党之举动，得有

所谓秘密，上书而宣布之（此事见于日本《中央新闻》）。①

檄文中提到的有贺长雄所写鼓吹文字，主要是《观弈闲评》和《共和宪法持久策》等②，而浮田

和民发表于大正３年正月《太阳》杂志的鼓吹文字，即《支那共和之宪法问题》。由于青柳将革命党
人的活动在日本《中央新闻》公开揭示，因此居正等判断青柳是受了袁世凯的委托窥探党人举动。

不过居正等不知，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文与有贺遥相呼应，为袁世凯摇旗呐喊，促成其事的也

是青柳笃恒。

六、青柳的活动经费

青柳笃恒如此卖力地为袁世凯工作，当然不是无偿的。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资料中，就有

一张４０００元的给大总统府秘书厅的收条，上书“兹证明：本人已收到大洋四千元整。二年七月三
日。青柳笃恒。”并盖有青柳印鉴。③ 在前引青柳所写日文“觉书”的最后，他曾提出先返日为袁世

凯工作５个月，等到１９１３年１２月的时候，以考察、研究中国政情为名义，“只身再来北京”，谒见袁
世凯，汇报工作情况，然后再决定１９１４年１月以后的工作。青柳并提出希望在７月回国之前，袁世
凯方面能够将“本年八月至十二月五个月间之运动费，及本年十二月来北京时所需之差旅费……

一并付清。盖因回国之后，若经正金银行之手汇寄，则泄密在所难免。”④由此可知，青柳所收到的

４０００元，只是袁世凯方面付给他的首笔经费。
从青柳实际所费来看，应该远不止４０００元。在回国大约４个月后，青柳写信给曾彝进，除了呈

上７月至１１月的收支实款清单外，并写道：“弟东旋后，忽遇南北意外之变，运动实款亦出于弟意外
之目多多矣。”⑤所谓“南北意外之变”，即“二次革命”。这说明由于局势发生变化，青柳的任务亦

发生变化，所需“运动实款”因此大大增加。此后，青柳几次写信报告经费短缺，要求曾彝进尽快汇

款。如在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的信中，青柳写道：

初八号敬奉手谕，内开弟前垫用之款，兹汇寄，祈查收等因，敬悉一是。而内函并无汇票。

弟再历访汇丰银行、正金银行，试询两银行，均称此款尚未汇到等语。弟于是殊深诧异，未审我

兄究于何日、汇至何处，使其掷交弟处。务请我兄立即示复一切，用便查核，以免悬虑，是为至

祷。专此飞函奉询，立候德音。顺颂叔度我兄先生台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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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辛蔰、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第７２５页。
参阅尚小明《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３３—１３７页。
青柳笃恒给大总统府秘书厅的收条，１９１３年７月３日。
据青柳所书日文《觉书》第（九）、（十）两条翻译。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及袁世凯的批示，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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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函的同时，青柳还发了一份电报，询问有关情况。由函可知，青柳的活动经费在１２月前后
已经用尽，并已自行垫款，故发函催款。曾彝进复函，告知款已汇出，但青柳并未收到，故又发函并

打电报询问有关情况。

１２月１９日，青柳再给曾彝进专门发出催款信一封，封皮上书“大至急”三字，内云：

弟所垫用日币贰千九百拾壹圆，前蒙函示汇寄，而仍未汇到，当经函电奉询两次矣。该款

原系弟临时筹备私债，现际年底，债权者催促孔亟，弟手下无着周转之方，前后颇为困窘。务恳

我兄格外设法，即赐汇下，以济急需，是为至祷。如用“电报为替”之法汇寄，更为灵便矣。至

于此后需款，定当如命撙节，不至多费也。特此飞函专恳。①

此函透露青柳垫付费用共计“日币贰千九百拾壹圆”。“至于此后需款，定当如命撙节”一句，

说明总统府对青柳耗费之多有所介意，要他注意节约。

在１２月３０日给曾彝进的信中，青柳除报告将在《早稻田讲演》连载曾彝进自叙传等情况外，
又在信末特别用红笔写道：

年将尽矣，该款前途催促日愈迫切，弟尤为著急困难。贵处如未交邮，则请设法即日照办，

用济急需，是为至幸。②

次日，青柳又写一信，说：“前函奉托一事，务恳我兄格外垂青，鼎力赶办。盼甚。”③青柳垫款最

后究竟有无汇到，函中并未提及，故不得其详，但总统府应当不会欠账。总计到１２月为止，青柳所
费至少有返日时所带４０００元，外加其垫付的日币２９１１元（折合银圆约为３６３９元）。从１９１４年１
月起，青柳继续为袁工作大约３个月，期间花费多少，不得而知。

此处尚有两件与经费有关之事需要交待。一是在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的信中，青柳先是报告浮
田和民所草论文已经完成，接着转述了浮田和民和他之间的对话：“博士戏曰：鄙人极力辩护总统

之政策，给与鄙人以有贺博士薪水之半额，不亦可否？呵呵大笑。弟亦笑而不答。此节弟之方寸自

有成竹，必厚酬之，幸勿劳清神为荷。”④浮田和民的论文刊出后，青柳又写信道：“该博士应如何接

待之处，弟自有权衡，诸凡一任弟为其处是荷。”⑤表面看来，青柳的意思是说，如何向浮田和民表示

谢意，无须曾彝进考虑，由他来处理就好了。而实际上，青柳显然是在暗示曾彝进，最好能给予浮田

和民相当于有贺长雄薪水一半的报酬。至于浮田和民是否同青柳真讲过那样的“戏言”，就很难

讲了。

另一件是青柳在经费用尽后，提出以幕友身份进入中国使馆继续服务之事。青柳为袁世凯工

作的时间初定为５个月，即到１９１３年１２月为止。至于１９１４年１月之后如何安排，青柳提出等到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他“再来北京之时，将根据过去五个月间之实际成绩，再行协商”。⑥ 不过由于经费原
因，青柳并没有返京。１９１３年１２月，青柳在东京专门学校的同学陆宗舆被任命为中国驻日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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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９日。
据青柳所书日文《觉书》第十一条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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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得到消息后，写信给曾彝进，提出“从此以后，弟以幕僚资格与贵国使署直接联络，内外呼应，

弟主任外部运动，又定期入署视事。若能如此，庶几诸多灵便。”希望曾彝进“代禀主峰酌裁”，如

“幸蒙俯允，则再与陆公使斟酌定局”。① １９１４年１月９日，青柳又写信询问曾彝进：“弟前函奉商
使馆幕友一事，高见究竟以为如何？弟意满欲如此，内外联络，常川计画，庶有迹乎。如何之处，仍

望出自鸿裁，一切尚希指示为荷。”②关于此事的后续进展，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藏的一封陆宗舆

给曾彝进的亲笔信中，是这样写的：

昨青柳来，言渠款业已用完，将来仍愿力图报效，惟须格外秘密，理所当然。每月渠需用要

求四百余元，舆以此刻不比去年风潮极大之时，且以后密电可由使馆代发，月费应可稍省，许以

月给日金三百元，渠已欣允，惟求代陈总座，如可照发之数给予，下月起当即由舆处照支，务求

回明后示复为祷。③

此函应写于１９１４年２月。④ “去年风潮极大之时”，当指“二次革命”及其后解散国民党、取消
国民党议员资格诸事。由函可知，青柳是在活动经费用尽的情况下，提出以使署幕友身份，继续报

效袁世凯政府，并要求每月给予４００余元费用。但陆宗舆认为，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且他到任
以后，密电可由使馆代发，可以节省一些费用，故只同意每月给予青柳日币３００元。青柳表示同意，
陆宗舆遂请曾彝进代向总统陈明情况，如总统同意，即由使署按月支给青柳费用。至于袁世凯如何

答复，不得而知。不过，从１９１４年３月以后青柳与曾彝进的密函往来中断这一情况来看，青柳此后
已不再继续为袁世凯政府工作。其中缘由显然与日本政局变化有关，因１９１４年３月三本内阁倒
台，４月大隈再次组阁，青柳担任了大隈的秘书，自然不便再为袁世凯工作。

七、余论

据青柳的学生安藤彦太郎讲，青柳晚年在其开设的“支那问题研究”及“远东外交史”课堂上，

每年都会重复如下一段开场白，作为自我介绍：“欲忘而难忘的大正１１年１月１０日，明治诞生之英
杰———大隈老侯溘逝。蒙受其老侯之宠，周游支那，为故袁世凯之左右臂，以奉赤诚与国事为己之

荣，归来二十余年，在自由殿堂的吾早稻田学园执教鞭的一介老书生，便是青柳也。”⑤可见在青柳

心目中，大隈重信与袁世凯具有何等重要的位置。青柳自称为“袁世凯之左右臂”，不免有些高自

标置，不过，从他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４年间充当袁世凯高等间谍的活动来看，的确可以说做到了他最初
承诺的竭诚以效犬马之劳。

青柳如此卖力，应与他作为一名中国通而具有的对中国的亲近感有关，在给曾彝进的第一封密

函中，他曾说自己“由来以支那为性命，以政治为本怀”⑥多少可以反映这一点。不过他的所为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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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４年１月９日。
陆宗舆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函，１９１４年２月１１日。
在青柳１９１４年１月９日致曾彝进的函中，曾询问“陆公使未审何日启节来任，刘一等秘书不知同来否？”而在陆宗舆此函

开头，有“舆到东各情另已奉陈，谅所闻知，恕不再赘”等话，说明陆宗舆已经到任。另据《顺天时报》１９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第９版“陆
公使赴日”条报道，新任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于当日下午四点半启程赴日履任，故知此函应写于１９１４年２月。

安藤彦太郎：《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桥》，第２０３页。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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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还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早在１９１０年，《申报》便刊登《论日本外交家之手段》一文，一针
见血地指出：“青柳氏之对我国人也，口头禅全效法于大隈，言必曰同种，语必曰同文，言语口吻，若

与吾人深寄同情，而抑知寓政策焉。内纷我国情，外间我邦交，数年来西交政策未有不本斯旨

者。”①青柳在密函中也曾说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为今之计，要在统一”，如此则“究是我日

本帝国之幸，又东亚大局之福也”。② 这种认识实际上与大隈重信所主张的“支那保全论”并无二

致，或者青柳深受大隈“支那保全论”影响也未可知。而“支那保全论”不过是日本侵华的借口，其

实质是“欲独吞中华大陆，混一亚细亚，而驱逐列国于亚细亚境域之外”。③ 故大隈重信二次组阁后

还不到一年，便乘着欧战爆发、各国无暇东顾之机，于１９１５年１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
国的“二十一条”要求，青柳作为大隈的秘书也就成了帮凶。青柳后来虽然长期在早大担任教授，

却是一名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２３年，与参谋本部的干部将校一贯保持着密切关系的青柳，曾试图以
他所领导的学生骑兵团（借用军队的马匹进行练习）为核心，在早大内组织“军事研究团”，以实现

学校的“军国主义化”，被反对者骂为“军阀的走狗”。④ 此外，他还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日本右翼
主要组织“纵横俱乐部”的负责人。⑤

从青柳密函可以看出，“二次革命”失败后，南方民党虽然遭受沉重打击，但袁世凯并没有放松

对逃亡到日本的民党人物的防范，对他们的行踪和活动可以说掌握得相当细致。另一方面，袁世凯

又十分注意改变其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想方设法藉日本舆论宣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亦

可看出，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内部分化已相当严重。虽然仍有一些革命党人继续活动，

甚至不惜与原为死对头的善耆宗社党及与日本军方关系密切的日本宗社党人联手对付袁世凯，但

并无显著成效。即便后来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试图重整旗鼓，革命党人的影响也是日趋

衰减。

〔作者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责任编辑：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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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世垣：《论日本外交家之手段》，《申报》，１９１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３版。
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
《孟罗大隈两主义之异同论》，《北京日报》，１９１５年４月３０日，第１—２版。
〔日〕北泽新次郎等主编，萧勃译：《大山郁夫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００—１０２页。
〔日〕中村隆英：《昭和史Ｉ》，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１９９３年版。引自安藤彦太郎《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

桥》，第２０５页。


